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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草根们的话剧青春

本报记者 王培莲

每周六下午， 都会有十几个年轻人从
吉林省长春市的不同角落出发， 聚集到桂
林路商圈的一家咖啡店内。 那儿有每周一
次的话剧放映活动，而更吸引他们的是，放
映后， 能有机会模仿剧中表演者的语调朗
读台词，交流观后感。

在长春，年轻人的餐饮、购物和休闲汇
集地桂林路， 有两家咖啡厅常年免费为一
个名叫 “三四” 的草根话剧社提供话剧放
映、演员招募、微话剧演出等活动的场所。
常来桂林路的“潮人”中，不乏有人能随口
说出正在公演的剧目。

今年，是三四剧社成立的第五个年头。
创办人李谦打趣地说：“我们还是‘三无’状
态， 无专业演员、 无固定排练场地、 无资
金。” 但剧社已经公演了6部原创话剧和数
十部微话剧，受到广泛追捧。最重要的是，
“三四剧社活跃了长春这个二线东北城市
的青年文化市场”。

剧社未建，排练先行
2009年， 学编辑出版专业的李谦正值

毕业前夕。这个平日喜欢写作的85后女孩，
用两个月时间写了自己第一个话剧剧

本———《非典型爱情病例》， 讲述了城市青
年爱情“生病”的种种原因。此时，李谦刚接
触话剧一年多， 常沉浸于台湾剧作家赖声
川的几部话剧当中。

“既然写了，就干脆排出来看看。”李谦
起初并没有想成立剧社， 只是想借此机会
多认识些喜欢话剧的朋友。

李谦开始在桂林路商圈咖啡店里贴起

了招募话剧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广告。 一周
之后， 就有了如今三四剧社成员的第一次
相聚。20多人在市内公园的一角，尝试着读
话剧台词、练形体。之后大家又聚了几次，
并敲定了《非典型爱情病例》的9名演职人
员。

一切看似顺风顺水， 可开始正式排练
时，问题却接连出现。首先就是没有排练场
地。 演职人员只能各自想招。 朋友的毛坯
房、公司的办公室、相熟的咖啡厅……都成
了大家“借用”的场所。有一个多月，大家都
在毛坯房排练。李谦清楚记得，动作一大，
屋内就灰尘四起，加之室内没接通电源，天
黑下来后就只能借着外面路灯和对面楼房

的光 ，“但能有排练场地 ， 大家都挺感恩
的”。

更让大家为难的，是表演技能。演员们
全无表演经验，有的甚至从没看过话剧，惟
有一腔热情。 担任导演的李谦辗转请到吉
林艺术学院一位专业教师指导过一次。其
余时间， 演员们只能自己找话剧视频进行
模仿。排练中，每个人都要单独表演，然后
大家提意见。

摸着石头过河，9名演职人员用3个月
时间完成了《非典型爱情病例》的排练，还
一起凑了几百元钱租下了吉林艺术学院的

小剧场，用做演出场地。演出连续3天，能容
纳120人的小剧场，场场超过150人。演出时

恰逢酷暑， 剧场里又没有空调，“但观众却
很安静，连扇扇子的都没有”，这让李谦和
演员们很是意外。

尽管网络上对《非典型爱情病例》的公
演有些“很打击人”的批评声，诸如，“发声
太不专业”、“剧本逻辑差”和“业余得没法
儿看”等，但演职人员给自己打气，“完成了
比完成得好更重要”，剧社也在话剧的排练
过程中成立了。李谦给剧社取名为“三四”，
意为“一周七天，其中当有让身心休息的时
段”。

从2009年夏天成立至今， 三四剧社每
年会推出一部原创话剧，被成员们称为“大
剧”。从2011年开始，考虑到原创话剧从写
作、演员挑选到排练的周期太长，为了活跃
气氛， 剧社每月还会推出一次15分钟左右
的微话剧演出。

因为话剧，生活有了更多期待
剧社成立初期，每次排练大剧，李谦经

常搭上几个月的工资，用来买道具和服装，
穷到让父母帮忙交电话费。 参加排练的演
员和工作人员也都得自付车费和饭食，还
要一起掏钱凑出租用演出场地和设备的经

费。
即便如此，也没挡住这些80后、90后对

话剧的热爱与实践。在三四剧社600多人的
粉丝QQ群里，“爱生活 、爱话剧 、爱三四 ”
是大家常用的招呼语。多数加入“三四”的

年轻人有着共同的生活告白， 他们是一群
不甘于家庭和工作两点一线， 不甘于除了
喝酒、唱歌，就没有其他业余生活的人。

陈倩影就是其中之一。 在长春一家广
告公司工作的她，算是三四剧社的“元老”。
大学毕业在长春工作一年后， 父母又在老
家吉林延边为她找了一份海关部门的工

作。“每天的工作就是盖章， 我就像个机器
人”，陈倩影愣是趁回长春参加同学婚礼的
机会，又留了下来。

对三四剧社“念念不忘”的陈倩影，曾
在一次内部聚会上自问自答：“有谁敢拍胸
脯说自己是为了话剧留在长春的？我敢！”

在剧社近5年时间， 陈倩影却从没演过
角色。在她看来，做剧务、“打杂”，更适合自
己。只要工作不忙，赶上剧社排练，陈倩影就
会把给大家发督促短信、送盒饭、印票和买道
具的活都揽过去。她愿意和“气味相投”的一
拨人在一起“乐呵乐呵，埋汰埋汰”。

三四剧社里的“名角儿”之一孙忆晗，
生活中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车间工长， 也是
一个80后大男孩。四年前，喜欢到豆瓣同城
里寻找活动的他， 看到三四剧社原创话剧
《白色灯塔》招募演员，就前去尝试，并最终
出演了一个“很出彩”的猥琐大叔。

在舞台上很有张力的孙忆晗， 平日里
话却不多。导演常给他安排些“非正常人的
角色”，这让他既哭笑不得，又很是兴奋。

在排练《白色灯塔》期间，为了下班后

能尽快赶到排练现场，孙忆晗选择打车。一
排练就要到半夜，公交车停运，孙忆晗还得
再打车回家，两个多月下来，花了3000多元
的打车费。 虽然心疼钱， 可孙忆晗还是觉
得，“不管怎样，话剧让我有了更多期待”。

每逢假期， 孙忆晗喜欢坐着火车去北
京看小剧场演出、逛798艺术区。他很羡慕
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北京的文化
氛围好，相比之下，长春青年的业余生活就
太枯燥了”，这也是孙忆晗看好三四剧社前
景的缘由。

三四剧社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媒体
工作者、公务员、高校教师、个体老板、大学
生……值得注意的是，剧社现有的20多位核
心成员和活跃度较高的40多位成员，均为上
班族。在李谦看来，有了工作和家庭，还能腾
出时间给话剧的，一定是真正的爱好者。

不以话剧为生，但得专业
迄今， 三四剧社公演的6部原创话剧

中，有5部出自李谦之手。现实主义风格剧

本写作难度大，剧社演员又都是非专业，考
虑到这些因素， 李谦给剧社的原创话剧确
定方向，“偏实验”。走“偏实验”路线的三四
剧社不想一味迎合观众， 而是想带去更多
思考。 而不少观众也在三四剧社的网络社
交平台上留言道，这正是他们所喜欢的。

三四剧社的主创们也乐意与观众在演

出后交流 。2012年 ，大剧 《伤心电台 》公演
时， 三四剧社就鼓励观众填写门票上的问
题“什么会让你伤心”，然后投入箱内，演出
后，由演员们随机抽出，观众自愿分享。年
初，第六部原创话剧《明年你还爱TA吗》公
演前，剧社还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向准备观
剧的“亲们”征集“在爱里遇到的最大的疑
惑和困惑”，并最终选出几个在剧场里进行
了讨论。

在今年情人节当晚，《明年你还爱TA
吗》公演了。告别了五年前首演时“简陋的舞
台”和“业余的灯光”，今天的三四剧社无论
从剧本、表演形式，还是场地和舞台多媒体
使用，都被许多粉丝评价为“看着挺专业”。

是让三四剧社继续小打小闹， 还是走
商业路线来解决资金问题、向专业化发展？
这是近两年来， 剧社核心成员们争论不休
的话题。

目前， 三四剧社成员彼此间是单纯的
话剧爱好者关系，没有金钱利益。有“剧社
元老”认为，“三四”要存活与发展，就需要走
商业化路线；而持反对意见者则担心，金钱
会破坏彼此间的单纯关系，让剧社变味。

为支付演出场地和设备的租金， 并表
达对演员的尊重，每次原创话剧演出，三四
剧社都会收门票费， 价格从最初百人小剧
场的25元和30元， 到现在中型剧场的50元
和80元不等。尽管如此，每次结余的票款，
也仅够大家吃顿庆功宴。而微话剧演出，因
为内容非原创， 加之演出场地由咖啡店免
费提供，则不收门票。

“我不是希望大家都以话剧为生，那压
力太大了！”李谦说，“但至少要有一到两个
人是专业的才行。”

李谦在两年前辞掉了长春的工作，到
北京应聘为一名文化类杂志的记者。 剧社
的日常运行由其他核心成员来负责， 李谦
则在北京边工作，边写剧本，排练大剧时回
长春。在北京，李谦借工作的便利，常能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国家大剧院看演出，
还有很多机会采访到话剧导演和编剧。

“在不久的将来，希望三四剧社能有专
业的剧团和自己的剧场。 话剧爱好者可以
加入到三四俱乐部里， 参加我们定期举办
的话剧沙龙……”设计起三四剧社的未来，
李谦开心地笑了。

朱德群：国立艺专的最后一位剑客

本报记者 蒋肖斌

朱德群在国内并不是耳熟能详的名

字，相比于他的老师林风眠、他的同门师弟
吴冠中， 朱德群只能说是名声在外———他

是法兰西学院艺术院200多年来第一位华
人院士。 他的名字最近一次出现在国内媒
体， 是因为3月26日傍晚，“胡润艺术榜”发
布了2013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
排名前100位的中国在世艺术家，其中油画
家朱德群排名第二。然而，当天凌晨，朱德
群在巴黎去世，享年94岁。

朱德群原名朱德萃，1920年出生于安
徽萧县（当时属于江苏），祖父与父亲都是
医生，都热爱书画，家中收藏的字画便成了
他的启蒙教材。1935年，15岁的朱德萃中学
还没毕业，借了堂兄朱德群的毕业证，报考
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现为中国美术学
院，以下简称“国立艺专”），从此开始了人
生的艺术之行。

彼时的国立艺专，校长是林风眠，教师
有潘天寿、吴大羽、常书鸿等名家，后来被
誉为“法兰西三剑客”的赵无极、朱德群还
是刚入校的学生，吴冠中甚至还没进门。而
如果没有朱德群， 也许吴冠中就不会成为
一个载入史册的画家， 而是一个平庸的工
程师。

朱德群和赵无极同年入校， 少年心性
的他在军训中结识了比自己大一岁的吴冠

中，两人常在一起玩儿。吴冠中当时念的是
浙江大学电机科，但喜欢画画，于是朱德群
就“撺掇”好友“弃工从艺”，跟他一起念国
立艺专。就这样，1936年，吴冠中成了比朱
德群低一届的校友。

当时国立艺专的教师中，以教油画的吴
大羽威望最高，不仅学问好，还长得靓、穿得
帅，是学生心中的“男神”。朱德群对他的记
忆是：“大黑边的近视眼镜、灰黑叉肩斗篷大
衣、瘦小的裤脚，走在教室地板上发出咚咚
的声音。” 吴老师对有天赋又用功的学生格
外热情，于是朱德群和吴冠中每天都作伴去
西湖边写生，一画就是四五张，因为吴老师
一天看不到他们的画，就会很失落。

林风眠一直在国立艺专推行西化艺术

运动，以期改革中国艺术，虽然因为时代原
因屡战屡败，但也影响了一批学生，其中就
包括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毕业后，三人
相继留学法国， 在与西方美学的碰撞融合
中，将中国艺术带入了一种新的可能，成为
三位被历史记住的艺术家，并被冠以“法兰

西三剑客”。
曾有人问三人的关系究竟如何， 朱德

群说：“我们是好友。” 至于怎么个好法，他
说没有形容词，“好友就是好友”。

后来，吴冠中回国，朱德群和赵无极留
下了。直到1979年，朱德群曾经的老师、时
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刘开渠带着一个雕塑

代表团访问法国， 朱德群才和祖国重新联
系上。

在法国画着抽象油画， 朱德群却一直
活得“很中国”。家中摆设是中式的，要孩子
说汉语、念唐诗宋词，给在中国的校友寄颜
料……1997年， 在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的院
士加冕礼上， 朱德群说：“我是一个汉家子
弟， 可我一直在追求将西方的传统色彩与
西方抽象画中的自由形态， 用中国阴阳和
合的精神组合成新的画种。”

1985年5月，赵无极回到已经改了名的
国立艺专———浙江美院， 给27个来自全国
各大美术院校的师生， 讲了一个月的课，
“赵无极讲习班”后来被视作中国美术史上
一件具有改革意义的大事———将融汇中西

的艺术实践和观念带入中国。可惜的是，朱
德群自从1955年离开中国后， 虽也曾几次
回国，还是没机会给后辈上一节课。

吴冠中在给《朱德群传》作序时回忆，
2000年9月， 朱德群到上海博物馆举办个
展，特地和吴冠中一道去了趟鲁迅故居，那
里有他们的一段共同记忆。“一九三六年十
月十九日，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和德群正

在杭州国立艺专上学， 我在艺专宿舍阅报
室读到这震惊的消息，哭了。那时我们艺专
同学整天沉浸在艺术的追求中，不问政事，
但鲁迅之死及以后的日军侵华却影响了我

们这代年轻人的整个人生道路。”
10年后，2010年3月， 朱德群在中国美

术馆办展，吴冠中又来了，带着又改了名的
国立艺专———中国美院的院长许江———他

也是当年“赵无极讲习班”的学生之一，不
厌其烦地一幅幅讲解，兴奋得像个孩子。由
于身体原因， 这次朱德群没能来中国。3个
月后，吴冠中去世。

“法兰西三剑客”尽管艺术风格不同，
但对于艺术爱得纯粹， 这一点却是如出一
辙。

吴冠中说过：“人生只能有一次选择，
我支持向自己认定的方向摸索， 遇歧途也
不大哭而归。”

赵无极在90多岁时曾说 ：“我不怕老
去，也不怕死亡，只要我还能拿画笔、涂颜
料，我就一无所惧。”

朱德群在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
每天都在画，一般工作四五个小时，夏天工
作七八个小时。 我的激情和灵感的来源就
是不断地工作，不停地画。”

2010年6月25日，吴冠中去世；2013年4
月9日，赵无极去世；现在，朱德群也走了。
“法兰西三剑客”换了个地方重聚，想必要
好好叙叙久别的同学少年之情， 如同在那
年的国立艺专。

林 蔚

请辞“资深教授”第一人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

长、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
经过3年4次请辞 “资深教
授”，校方终于同意了他的
申请。 由于国内在人文社
科领域没有设立院士头

衔，很多高校评资深教授、
终身教授， 获评者可享受
院士待遇。 现年88岁的章

开沅毅然告别了这一学术荣誉称号和所

有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他说：
“我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

点评：“资深教授” 在国内并不仅是
一个学术评价， 还涉及本人与校方的各
种相关利益。先生请辞，是高风亮节的个
人行为，而更应思考的是，大学“官僚化”
的围墙何时才能打破？

《小时代》遭批
郭敬明导演的 《小时代1、2》在2013

年拿下近 8亿元票房 ， 也引发舆论热
议———年轻观众热捧，影评人强烈批判。
《小》片甚至两次被《人民日报》点名，堪
称年度话题之作。而在3月26日，中国文联
发布的《2013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再度批
评 《小时代》“伤风败俗”，“以某种恶搞式
的‘审丑’快感，引发带动年轻受众的庸
俗情感与心理‘共鸣’”。虽然不少网友认
同《小时代》价值观不正确，但也有很多
人表示，电影已通过审查并上映，文联这
样的权威机构不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责

难。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康健民澄清
称，报告未对《小时代》给出“差评”，只是
表述了部分观众的观点，并进行了探讨。

点评：一部争议之作票房大卖，更值
得深究的是观众缘何热捧。扣大帽子、上
纲上线，是最没有意义的否定方式。

海子辞世25周年
3月26日是中国

著名诗人海子辞世

25周年忌日 。 诗歌
爱好者们在各地举

办了发行纪念集 、
诗歌朗诵会 、 民谣
歌 唱 会 等 纪 念 活

动 ， 缅怀这位英年
早逝的天才诗人 。

“今天，再读一读这些诗篇吧！在很少有
人写诗的年代，这是对诗人最好的缅怀。
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些中学生读
者也表示， 虽然新版教材去掉了海子的
代表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将其放入
选读本， 但海子在学生中的受众依旧很
广。1989年海子自杀之后，每年各地都会
有相关纪念活动， 海子已成为一个文化
符号。

点评：在诗歌被遗忘的年代，每一个
春天， 这位逝者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
“提醒”我们重新亲近诗歌。

“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收获》杂志副编审、作家叶开编纂

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仅仅上
架网店3天，首印2万册便销售一空，引发
了业内外争议。质疑者认为，语文教科书
的编纂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叶开以
一人之力完成此举是否不太谨慎？ 取名
“最好 ”是否太不谦虚？对此 ，叶开回应
称， 自己有丰富的阅读体会以及20年的
杂志编辑从业经历，才敢夸下如此海口。
他还表示，书的好坏应由市场选择，非常
希望一流的教材编撰者都来编教材。据
悉，《最好》一书从课文选择、点评到阅读
执导，都与现行语文教材有很大区别。有
业内人士认为， 这套语文书虽不适合替
代当前的语文教材， 但很适合当语文读
本，“以高水准的文学眼光， 为语文老师
提供了专业的素材库”。

点评：在应试教育背景下，以民间教
材替代官方教材显然不可能。 但近年来
从民国语文课本热销到名家自编教材热

卖，着实值得教材编撰机构思考。

故宫拟推年票制
本报讯 （记者张黎姣） 为了让观众

获得更好的参观体验， 同时更有效地保
护故宫的古建筑和文物藏品， 近日， 故
宫博物院再次召开咨询会， 探讨限流分
流的措施， 拟推出四个方案。

为方便希望一年中能多次参观故宫

的观众， 故宫拟推出年票制度， 年票单
次价格比同日内单次门票价格略低。 除
了门票改革外， 为改变故宫全年接待量
分布不均的情况， 故宫可能将在淡季选
择两天进行 “故宫免费日” 试点， 鼓励
观众避开每年的客流高峰期前来参观。

故宫除了分淡季旺季外， 工作人员
发现 ， 每天故宫都有 “忙时 ” 和 “闲
时”。 来参观的观众往往集中在上午10
点至下午1点之间， 此后数量大大减少。
针对这一现象， 故宫拟在全年试行7天
针对下午两点以后来故宫参观的观众实

行优惠票， 减轻日客流高峰时段的拥堵
情况。

此外， 客流高峰时期鼓励观众网上
购票也将成为新举措。 观众可以通过故
宫博物院网络预售系统提前购买门票，
通过检票处设立的 “特殊通道” 进入故
宫， 并可能享受票价优惠。

全国首份两会全媒体传播报告出炉

本报讯（记者蔡梦吟）日前，国内首
份《2014“两会”全媒体传播大数据分析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广电行业大
数据研究咨询机构泽传媒推出。 报告显
示， 在参与今年两会全媒体报道的全国
33家省级卫星频道中，江苏卫视、湖南卫
视、北京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分列
全媒体传播指数前五名。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

原副司长李宗达表示， 年轻一代往往不
再守着电视机， 网络成为其收看电视节
目的媒介。“在全媒体时代， 传统收视率
指标已难以准确反映电视媒体的传播效

果。”他指出，此次泽传媒的报告将收视
样本分为电视用户和网络新媒体用户，
并通过自主研发的几大技术模块综合得

出收视指数，无疑更加科学。
据了解， 全媒体大数据还可以对节

目流行趋势作出预测。 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监管中心副主任金文雄对此寄予

厚望，“这将有助于避免卫视同类节目扎
堆、观众收视疲劳”。他认为，泽传媒的这
种统计未来将有可能被纳入各大卫视的

评价体系。

转角遇到“后网络艺术”实习生 赵翊君 孙庆玲

一块熏得黑黄的钢板， 嵌上几十个烟
头和嚼过的口香糖；四个洗手液容器里，装
着充满活性微生物的洗手液； 谷歌地图拍
摄的罗马尼亚伊尔诺夫县街景； 鼻子被替
换成微型摄像头的玩具维尼熊……近日，
种种突破我们常规概念的艺术作品，以“后
网络艺术” 的名义汇聚在北京尤伦斯当代
艺术中心。

冲着“后网络”的名头而来，观众或多或
少都期待着一些高科技体验。但令不少人感
到意外的是， 展厅内没有多少 “高精尖”内
容，反而更多的是一些日常物件。“没想到看
到的居然是陶瓷杯、照片墙，还有自动取款
机的隔板。”前来参观的大学生安安说。

与“后网络艺术”相对的概念———“网
络艺术”，其重要的界定标准之一，就是作
品必须是数字化的， 必须较多地依托于网
络科技， 并且在网络上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能量。从技术角度来看，被定义为“后网络
艺术” 的种种艺术品， 走的则是 “亲民路
线”。

对于这一现象，该展的策展人凯伦·阿
契认为，“‘后网络’一词并非对应于某个时
间概念或者某种技术手段， 而是指一种与
互联网共生的意识形态， 一种网络思维方
式。”在艺术实践中，“后网络”更多是指创

作意识。 这种思维贯穿整个艺术创作与艺
术接受的过程，包括最初创作观念的产生、
创作艺术品的过程以及观众对于艺术品的

理解和接受。
以艺术家巴尼·罗格斯的作品《自画像：

猫仔骨灰瓮》为例，凯伦解释：在这个作品
中， 艺术家将自己幻想成离奇死亡的猫咪，
将普通的陶瓷杯化作它的骨灰盒。用这种形
式，创作者对于不同身份之间的切换，进行
了进一步的探索。 当观众面对这一作品，可
以将自己想象成这只离奇死亡的猫，甚至可
以想象自己身居陶瓷杯之中。“你可以感受
到这件作品传达给你的转化思维、对于逻辑
思维的解构，还有悲伤的情绪。”她说。

此次展览在全球范围内算是首个 “后
网络艺术展”。 此前，仅有德国卡塞尔弗里
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以 “对无名材料的推
测”一展介入过对“后网络艺术”的探讨。凯
伦·阿契表示，“后网络艺术”这一概念自出
现就备受争议， 一直被当代艺术家们激烈
探讨和争论。此次展览的“初心”，即是对颇
受争议的 “后网络艺术” 进行一次广泛调
查、一种客观呈现。

凯伦·阿契介绍， 本次展览集结了近40
位西方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力图通过作品本
身，而非过多的文字解释，为中国观众展示
什么是“后网络艺术”。她希望这种简单的文
字阐述与丰富的作品意象相结合，能够带给
观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使观众能够从自己
的角度出发， 对作品作出不一样的阐释。这
也是每一位艺术家想要的结果，即通过观众
的接受使得作品能够得到二次创作。”

实际上，“后网络艺术展” 相较于一般
的当代艺术展，更为挑战观众的“艺术自觉
性”。笔者在展览现场发现，如果不是每个
作品旁边都贴有标签， 很多作品会被观众
直接忽略掉。如摆放在角落的白色座椅，有
不少观众以为是供人休息用的， 想也没想
直接坐上去， 直到被现场服务人员友情提
示， 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件名为 “新剧场座
椅” 的展品； 还有架在墙顶的一个小摄像
头， 不少观众都以为这是馆内自己的监控
摄像头 ，其实不然，这也是展品，名为“致
命”。

对于这种现象， 前来参观的美国工程
师马克表示， 这恰恰是本次展览最吸引他

的一点。马克说，这种“探索”的乐趣，正是
他对于这个展览最喜爱的部分。“这间屋子
中的很多展品是你必须要多加留心、 仔细
观察才能够发现的。 比如这只泰迪熊就是
很好的例子， 它趴在地上， 如果你不够仔
细，根本不会注意到它。当你注意到它时，
这种发现的乐趣让人激动， 你能够体会到
它作为一个艺术品的价值。”

但是，也有不少观众表示，不怎么习惯
这种展览。 在尤伦斯附近工作的邹女士常
常来尤伦斯看展，各种流派、风格的当代艺
术展览看过不少。她表示，这次看到的“后
网络艺术展”，相较于之前的其他当代艺术
形式，“尤其难懂”。“我就觉得摆在最正中
那只猴子特别好看，因为颜色很鲜亮，而且
猴子的眼神儿刻画得特别好， 特别狡黠。”
由此，邹女士颇为肯定地推断说，这一定不
是摄像作品，而是“什么特别的技术做出来
的，真实的猴子哪儿有那么聪明的眼神？”

除了这只猴子之外， 邹女士直言其他
的作品她基本没看懂。“我不太能理解他们
想表达什么东西。但我觉得这种看不懂，其
实也挺符合‘后网络艺术’这个概念的，毕

竟‘网络艺术’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都不怎
么懂，‘后网络艺术’就更难懂了吧。”

创作过《中国金融牛》、《巴别塔》等雕
塑作品的青年雕塑家陈曦说， 该展览所透
露出的时代互动性是他最为欣赏的部分。
“这个展览直接从现实生活取材，虽然每个
单体是很独立的，但从整体看，他们做的是
这个时代的东西， 有着这个时代的特征。”
陈曦说，“看展览是一个观者与创作者互动
的过程， 做雕塑的看材质， 搞美术的看色
彩，做建筑的看结构。每个人都能从中理解
到不同的东西， 这也很符合当代艺术的气
质：自由、多元、多义。”

风尚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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